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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有生以来最奢侈的两人餐，
短时间内大概难以打破纪录了。

以前也曾请前女友吃过贵的，印
度菜，两个人六七百元，感觉真是肉

痛。那大概是刚跨进 21世纪时候的
事情了。现在才发现，那时候真是农
民了。破纪录的这顿，原价近 1100
元，打 88折，992元。本来以为要等
到我发财，才能吃上这么一顿，而我
发财的可能性可以忽略不计。现在提
前吃到了，不知今后的人生还有什么

可指望的。
请我的朋友，马上要嫁人了，请

我吃这么一顿，估计和男人结婚前最
后狂嫖烂赌一次，意思差不多。狂嫖烂
赌，胡吃海喝，对仗挺工整。

另一方面，她现在感觉比较特
别。事情还没办，好像还不完全是老

公的人。可是又已经在花老公的钱
了，而这毕竟还不完全是自己的钱。
这种微妙的处境正好被我利用，得以
大吃一顿。

一直以来都不断有朋友的老婆，
以吃饭为诱饵，让我陪她们散心。我的

朋友们都是人杰，忙于事业，乐得我替
他们照顾，或者不如说打发老婆。我
呢，有得吃，怎么都行。但尽管老吃老
陪，眼前这一顿，还是有空前绝后之气
魄，不仅震慑了我的肠胃，更动摇了我
做人的准则。

我以前的准则是，吃饭，能不请，
就不请，坚定不移以吃别人的为主。但
是看着即将嫁人的朋友通过请吃饭，

给她自己，当然更给我带来这么大的
快乐，我决心以后咬咬牙，偶尔也要请

人吃两顿。前提是，找到地方报销———
她肯定也会想方设法找借口问她老公
报销的不是吗。

当天上的菜有：一品翅（精品鱼
翅）两份，单价 365元；4两大闸蟹两
只，单价 68元；锅贴青衣；麻婆豆腐；
西洋参炖乌骨鸡；酒酿圆子；春卷。还

有一道，没注意菜式，急吼吼夹了就往
嘴里送，是一种香脆的猪皮，津津有味
地嚼着，忽然脱口而出：“这么高级的
猪油渣，真好吃啊！”结果被狠狠嘲笑
一顿：烤乳猪，您也不晓得？！

这么些菜，看着没太大花头，报

社旁边的小饭店，差不多的一顿，也
就两三百，在这间鱼翅火锅城，就过
1000元了。品质、境遇之悬殊，可见
一斑。

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呀，所以拼
命往下塞，一直吃到腿都快迈不开
了。由于极擅长暴饮暴食，一般饭桌

上最后舔盘子的总是我，这是儿童期
饥饿后遗症的典型症状。能把我吃
撑，不容易。

吃完后由于饱胀难耐，只好拖着
沉重的脚步在街上溜达自己。一边遛，
一边给各位朋友的老婆一一打了圈电
话，强烈建议各位老婆，今后几天里就
不要请我吃饭了。一来我吃伤掉了，恢

复估计起码一周；二来，经过鱼翅的洗
礼，这几天嘴刁，再要请我，一顿没有
1500元，估计拿不下来。还是缓缓。

我最早没什么饭局，就是喝酒。
那时没女朋友，住在都市村庄里，发廊

比饭馆多，松骨店比发廊多。周末无地
可去，就到对面小酒馆，一斤仰韶，一
盘花生，一盘鸡脖，听着隔壁莺歌燕
舞，饮着我的38度。喝到八两，甩下酒
钱，东倒西歪地回宿舍，四脚朝地爬着
楼梯上楼，对上夜班的姑娘招招手，再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到北京才知道有饭局。饭局得有
魂，饭局的魂在于人，人的魂在于酒。
有美女，有妖人，有美酒，就基本可组
成一盘名剧了。

我的饭局开蒙老师是一帮诗人。
有阵子和诗人大卫勾搭成奸，跟他见
了些西藏歌手、养歌手的女老板、好色
如命的散文家。还见了他老师邹静之，

大卫对恩师不吝阿谀奉承，拍得老师
有点兴奋，把门一关，拉长脖子唱起
了《今夜无人入睡》。我唯一的动作
是浮一大白（罚一大杯），再浮一大
白。散场，提着诗人送的书骑车回家，
骑出两百米，凉风一吹，酒往上走，安
静地趴到马路中间，睡起了觉。第二

天从自家床上爬起来，车子和书都没
了。边聆听老婆痛斥，边给大卫发首
诗，“昨夜，搂着团结湖睡了一晚，留
下几本书埋单。”

饭局的天师（天才大师）是王小
山，这是混迹京城的文青的统一认识。

有两句话口口相传，第一句：文青进京
四件事，泡后海、骂王朔、上天安门、见

王小山；第二句：喝酒不叫王小山，纵
是喝死也枉然。自从到一家报社，我恭
逢其盛的饭局都是跟王小山混到的。
每次都是妖人大聚会，每次都喝到再
见黎明。第二天办公室再见，都直着脖
子反刍，像趵突泉一样干张嘴不出水。

如果列一个我最想与之喝酒的

妖人名单，大约会有十来个人。喜欢他
们到什么程度呢？我风尘仆仆奔赴一
个酒局，如果四顾茫然一个都不见，就
冲动得掉头就跑。想和黄岛主喝酒，一
见面那嘘寒问暖的热乎劲真好，温暖，
就像《茶馆》里常四爷见了松二爷，下
次见了一定先打个千；想和老罗喝酒，

老罗与王小山的斗嘴，是饭局中的神
品；想与和菜头喝酒，喜欢看他骂骂咧
咧顾盼自雄的神气劲，一口你个傻逼
一口酒；想和十年砍柴喝酒，想和韩浩
月喝酒；很想见见特务小强，传说他一
人干了整个克格勃的活，神乎其神，一
定要验明正身。还想和王朔喝酒，想得

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过如果要王小山来评，他的第

一句必是 “跟这帮傻逼喝有什么劲，
当年我在广州的时候……”广州成了

他的青春期梦遗般的记忆，不过那里
也是我神往之地。我想去广州，广州
妖人多。

关于饭局有种说法，黑社会的饭
局是鸿门宴，上流社会的饭局是发布

会，主妇们的饭局是八卦老鼠会。
黑社会的饭局没参加过，只在电

影里看过，参加饭局的人都带刀带枪，
一言不合，就开始干架，刀光剑影，血
肉横飞，比鸿门宴可要凶险很多。

上流社会的饭局听说过，据说有
次广州的上流社会的名流、名媛们组

织了一次超豪华的饭局，据说那是
“广州有史以来最高级、规模最大的盛
宴”，菜肴之奢侈看了让老百姓咋舌，

有“45天的真正乳猪”、“亚热带河口
的黄油蟹”、“百龄龙趸玉玲珑”、“四
季御香大红袍”、“千岁灵龟仙草汤”、
“春秋燕雪琉璃蛋”、“岁月天华海鲍

皇”、“千秋北海关东参”、“万年石烹
海虎王”、“日月流金映玉螯”。配料也
是顶级的，如“法国顶级鹅肝酱”等。筵
席每桌好几万，人均享用菜肴价值，将
近四千元。

本来名流们很低调，饭局保密工
作也很到位，原不想让媒体狗仔队们

知道，增加老百姓们的饭后八卦谈资。
可偏偏名流们的肠胃不争气，酒肉穿
肠过，尴尬心中留，名流们吃完了珍馐
佳肴，嘴里余香未尽，竟然集体腹泻起

来，传说有人一晚泻了二十多次，泻得
不亦乐乎，也不知道有没有来不及上厕
所，泻到裤子里的。这事要让香港的狗
仔队追踪报道，估计会更详细些，想必
少不了这样的言语，“金碧辉煌的酒店
的豪华大厅里，有这么一群人，精心打
扮，男人们穿着燕尾服，打着领结，头发

油光水滑，女人们身穿华丽长裙，戴着
昂贵的首饰，都面带高雅的微笑，端坐

在餐桌前，品尝着精美的食物，忽然间
他们面色仓惶，顾不得仪态，抓起桌上
的餐巾纸，齐齐向卫生间奔去……”

如此众多名流们拉稀屎，胯下雷
雨交加，这在广州可是大事件。纸包不
住火，这事还是让媒体给抖了出来。有
媒体开始大肆报道，说名流们集体拉

稀屎，是食物中毒，把责任推给了厨师
们。但又有媒体替厨师们喊冤，说都是
些高明厨师，哪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再后来有老中医们出来说话了，说这
些菜肴大多是大寒食物，吃多了肯定
拉肚子。

龙趸，何谓龙趸？百年以上的石

斑鱼才称得上龙趸，石斑鱼本来就有
滋阴润肺的功效，百年以上的石斑鱼，
功效如何，可想而知。黄油蟹，主散诸
热，性寒，最忌与寒性食物同食，同食
必泻，民间早就有螃蟹不能与柿子同
吃的说法，正是这个理。龟，大补阴虚，
千年老龟，活得也有年头了，那更是阴
气十足。鲍鱼，滋阴清热。海参，能滋
阴，更能治疗便秘。

九月的广州，天气燥热，人正是
脾虚胃虚的时候，虚不受补。骤然吃
下这么多滋阴补品，体内阴气自然旺
盛，阴盛则生内寒。不腹痛肠鸣、大
泻特泻，泻得死去活来，那才真是活
见鬼。

中国有句土话，叫做“三代为宦，

方知穿衣吃饭”，看来名流们学会如
何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最初留意饭局这个词，是在西
祠一个叫做《饭局通知》的秘密讨论

版，里面活跃着一帮牛人，版主“见招
拆招”就是京城文化名流老六同志。
若干年后，刘原做东，我在北京和王小
山、罗永浩一起酗酒，终于见到了牛人
老六，临别时，我们还按例拥抱了一
下，类似“庄严跟帖”。那场饭局我在

京城一干酒乱分子的围攻下，虽然身
形有些飘忽，不过始终屹立不倒，保全
了一个南京酒乱分子的光辉形象。俗
话说得好：饭局千古事，得失寸喉知。

有段时间，我做南京 1912街区
的美食总推广，每天的光荣任务就是
组织大家饭局。这样的饭局不光是吃
吃喝喝，还要帮人家吹捧几篇美文，最

终被商家们送了个“馋宗大师”的雅
号。其实这个雅号是我另一个同行沈
宏非的，他、我、刘原被那帮江湖混混
封为专栏界的“食色性”三剑客。我当
然不敢掠美，只好睥睨自顾一番，自嘲
为“金陵饭桶”，弄得 1912的九佰锅
老板，一个劲地要请我做形象代言人。

有一次，1912粤鸿和的美丽女老板陈
建平请我们饭局，居然上了鲍鱼燕翅，
搞得我心头一阵小鹿乱撞，没想到摄
影师刚拍摄完毕，鲍鱼燕翅便临危不
惧地飞走了，弄得我一阵羞愧揭竿而
起，好在她家那道压席鸟菜“金陵第
一鸽”多少弥补了我的遗憾。后来混

熟了，我常用“饭时花溅泪，局别鸟惊
心”来形容那场饭局。

酒肉穿肠过，饭局心中留。饭局
之所以被称为局，就绝不是吃吃喝喝

那么简单。出入饭局，一定要像中国书
法那样讲究首尾衔接、俯仰有姿，即使
是朋友间单纯的觥筹交错，也包含着
排解寂寞的亚纯粹动因。遑论历史上
还有那么多 “鸿门宴”、“煮酒论英
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可以给你
赴局之前垫一口。我参加过最庞大的

饭局，就是母校诞生五十周年那次，泱
泱几千人，饭局成了各自展示骚包面
目的舞台。所以，失饭事小，出局事大，
就算绣屏前品竹弹丝，摆列的是朱唇
粉面，你也别被猪油蒙了心。

我赴汤蹈饭局最经典的案例，是
一次啼笑皆非各怀鬼胎的饭局。有位

美女被我们敲诈，终于委屈地在家请
我们搓饭局，不过短信所有出席者必
须自带一道菜。等大家聚齐，才发现
来者一律空手道。女主人气不打一处
来，我灵机一动，嬉皮笑脸地说，谁说
我没带菜，我是提心吊胆来的，两个
大荤。没想到那几头吃户也不示弱，

抓耳挠腮，狼心狗肺，一石三鸟都端
出来了。另外的赶忙说我还带了素菜
呢，顺藤摸瓜和投桃报李都上了。女
主人气急败坏：“好啊好啊，你们这些
流氓、恶棍、下三滥，老娘请你们吃两
道大菜：捶胸顿足！”结果，六头猪的
十二只猪眼，对美味足蹄全然不屑一

顾，齐刷刷地向女主人的一对酥胸扫
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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